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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

潘可礼

［摘　 要］　 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空间产品相对过剩会产生经济危机。空间实践、空间

表述、表述空间构成社会空间的三元辩证组合或者三元辩证法，第三项不是前两项的简单叠加，而是

对它们所假定的完整性进行拆解和重构之后，形成的一种开放的选择项。社会空间包含着复杂的符

号体系，空间三元组合类似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意指三项组合。身体是社会空间的生产主体，社会

空间的生产从身体开始，处于异化状态的身体受权力、符号、知识三位一体控制。只有生产出社会主

义差异空间，身体才能获得完全解放。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城市化危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危

机的起始阶段。

［关键词］　 社会空间；空间生产，符号学；身体理论；城市化

亨利·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１９０５—１９９１）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空间的生产》一

书长期以来被奉为空间分析的经典之作。他将空间分析与符号学、身体理论以及日常生活结合在一

起，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方向———空间转向或者地理学转向，即把空间维度带回社会批判理论，

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

一、什么是社会空间

关于“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曾深有感触地说：“不多年以前，‘空间’一词有着严格的几何学意

义：它仅仅指一种空的区域。在学术领域，它被冠以各种名称使用，比如‘欧几里德的’，‘各向同性

的’，或者‘无限的’，人们普遍认为空间是一个基本的数学概念。若谈起‘社会空间’，就会令人感到

很奇怪。”①社会空间概念之所以晦暗不明，是因为它长期被双重幻象，即透明幻象和现实幻象所遮

盖。透明幻象过分强调话语和书写在认识空间中的作用，将社会空间看作由语言、符号构成的单纯

精神现象。现实幻象是一种物质拜物教，喜欢物质现实，把一切都当作物质的、真实的，认为社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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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由物质构成的不变的“水桶”、容器、背景。透明幻象与唯心论血脉相连，现实幻象与机械唯物论

密切相关，两种幻象并非敌对，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掩盖。拨开遮掩在社会空间之上的双重幻象迷

雾，便还原出其本真面目。为此，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就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①它包含以

下四层含义：第一，社会空间是以自然空间为原材料生产出来的，自然空间正面临着被消耗殆尽的危

险。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产品，是以自然空间作为资源、原材料，按照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

要求，以追逐交换价值最大化为目的而加工、生产出来的。自然空间是各种社会空间生产的共同基

础和起点。那么自然空间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自然界创造的作品。自然界创

造，而不制造、生产。自然界不能劳动，它的创造物，即自然空间，仅仅是向前发展，仅仅是显现。自

然界在创造之前也没有主观目的。自然界的作品不是整齐划一的，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树是特别

的树，玫瑰是特别的玫瑰，马是特别的马。自然空间也不分等级，若问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毫无

意义的问题，因为花儿不知道它是谁，更不知道死为何物。人类既生产也创造。人类通过社会实践

活动创造了作品，生产、制造了各种产品，二者都离不开劳动。在作品的创造中，劳动者、劳动处于次

要地位，而在产品的生产、制造中，则处于支配地位。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道路、桥梁、机场等社

会空间都是工人重复劳动的结果，它们与各种复制性工具相联系。于是，社会空间成为资本家榨取

剩余价值的最主要产品、商品。社会空间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变成了一个血腥的战场：“空间作为

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

都被纳入生产力之中。都市及其交通网络、交换网络都成为生产资料。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

车站等）都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②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人工的、人造的东西已经把自发的、自然的

东西从其领域中赶走，使其仅仅成为活动的背景。简而言之，产品已经击败了作品。当前，自然空间

正远离我们而去，自然已经被“反自然”谋杀，主要依靠以下手段：抽象、符号、话语以及劳动、劳动产

品。与上帝一样，自然已经死亡。人类不仅杀死了上帝和自然界，也正在讨价还价中自杀。

第二，每一种社会形态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社会关系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一种具体的空

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又生产着空间。社会空间里主要

有两种社会关系：一是生物性生产关系，比如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是物质性生产关

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占有、剥削及产品分配关系。每一种

社会关系都生产、建构符合自己地位、身份特征的场所、空间。社会空间既是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场

所，也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各种社会关系通过不同性质、不同等级的空间形式被

固定下来后，统治权力就从这些空间中持久散发，长期规训着人们的肉体和心灵，起到润物细无声的

统治效果。每个社会都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社会空间，否则就不能存在。任何声称真实的社会存在，

若不能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就是一种奇怪的存在、一种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现象，甚至是一种“文化”

抽象，不久就会消失。③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差异空间分别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

社会的空间形态。社会空间的生产具有历史继承性。比如，中世纪的社会空间就把原先的社会空间

作为自己空间的基础和支撑物，二者同时存在。中世纪的社会空间是一种等级空间，所有空间形式

都围绕天国展开：一个天国世界，一个超天国世界，还有一个与天国对应的世俗世界。在世俗世界，

庄园、寺院和教堂作为一种强力点把通往农村的大街小巷连接起来，形成一种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

空间景观。它是西欧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起点，也是现代城镇的发源地。

第三，社会空间作为一种产品，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列斐伏尔用马克思主义商品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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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空间产品，认为社会空间作为劳动产品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统一。

具体劳动创造社会空间的使用价值，牵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它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创造社会空间

的价值，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是它的社会属性。这说明：每一种产品总是“一方面指向自然界，另一方

面指向人类。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说它是具体的，因为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是我们服从

或者反抗行为的一部分；说它是抽象的，因为它有清晰的、可测量的轮廓，还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性存

在，并且是新社会关系的载体。”①然而，社会空间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产品。它既能被交换或使用，

也是商品生产、交换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它既是消费客体，也是生产手段（比如土地），又是

一种生产力。此外，它还是政治统治的工具，社会斗争的场所。作为一种抽象存在，即生产关系存在

和生产的场所、“母体”，社会空间具有本体论意义———“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② 波古德认为

这是“列斐伏尔实现的空间本体论转换”。③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不应是传统的生产、消费和

交换三位一体，而是生产、消费、交换和空间化四位一体。古特蒂纳说：“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社会

空间只能被辨证地理解，因为它是一种具体抽象———这是马克思的重要范畴之一，例如交换价值既

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一种物质性、客观化现实，又凝结着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具体抽象是社会行为的

媒介，因为它建构它们，也是这些行为的产品。”④

第四，如果社会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就存在着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在提出社会空间概

念以后，列斐伏尔首先用“空间的生产方式”概念替换了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后用其

分析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并以欧洲为中心概括了世界空间化的历史进程。基于马克思“手推磨产

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著名论断，列斐伏尔观察到：

农民用耕牛和铁犁生产了农田空间；战士用战马和武器创设了战场空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自

己的社会空间，从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空间化的决定力量。由此，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生产，即“空

间中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认为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空间中的生产”，而忽

略了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空间。而他的“空间的生产方式”概念侧重研究“空间的生产”，是对马克思

生产方式理论的丰富发展。如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

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新空间的产生。由此，列斐伏尔以空间为视角将人类社会空间生产的历

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即绝对空间（公元前），神圣空间（公元 ０—１０００ 年），历史性空间（公元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年），抽象空间（公元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年），矛盾空间（公元 １６００ 年至今）以及差异空间（未来）。

二、社会空间的符号学

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是空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表述、表述空间三元辩

证组合。在空间三元辩证组合中，第三项与前两项密切相关，但不是前两项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它们

所假定的完整性进行拆解和重构之后，形成的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全新选择项。爱德华·索亚认

为，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组合类似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意指三元组合或者说三元辩证法，第

三项与其他两项不同却包含并部分依赖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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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三元组合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和意指叠合相似。①

首先，空间实践———能指。空间实践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空间生产方式对具体场所、“空间集”

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实践的产物是各种可感知的空间形态，包括都市、楼房、广场、公园、墓地、纪

念碑、道路、桥梁、剧场，等等。说这些空间是感知的，因为它们是物质的，具有物理形态，能被人们的

感官所把握，尤其能被人们“看见”，具有视觉特征。人们在生产出各种感知空间形态的同时，也制造

了它们的能指，即名称和读音。列斐伏尔把名称、词句和意指称作“词语符号”，将音乐、声音、舞蹈等

称为“非词语符号”。在空间实践中，能指符号不是完全脱离指称物的抽象“言说”，能指符号以可靠

的指称物为依据，主要包括象征、标记、手语、图画、书写等形式。象征源于自然界，比如日月星辰、山

川河流等都是象征依托的具体形象。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艺术审美意义，换句话说，“象征是指一

种感情投入，一种情感聚集（比如害怕，着迷等）”②。象征对人和社会具有情感吸引作用和艺术审美

价值。在古希腊，酒是重要的象征载体，酒神狄奥尼修斯象征着狂欢与生命激情。列斐伏尔说：“在

酒神这里，一切艺术和宗教的象征呈现出一种新意境：这是一种普天欢庆，一个大团圆与一场感人肺

腑、扣人心弦的悲剧，一种超凡脱俗、诗意盎然、威力摄人的大场景。”③长期以来，在农牧业社会中，象

征与指称物不是分裂的，象征中包含着丰富的感性内容。由于抽象分析（笛卡尔的“我思”）的出现，

象征与指称物被分裂为互不联系的两个领域，这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事情。标记与自然物紧密相

联，树木、石头、小山、日月星辰等都是标记的物质载体。在人类社会早期，打猎和捕鱼的路线以及羊

群、兽群的行走路径都被人们用不同的标记标出。一旦没有现成的标记时，一些场所就被用石块或

木棒标明。随着空间生产的广泛开展，界标与指示牌在感知空间中星罗棋布、连成一片：一株小灌木

丛、一棵树、一块岩石或一座小山包，都可能被作为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标记来使用。④文字发明以

后，这些标记既能被书写，又有读音，亦即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这样，感知空间就变成了由各种能

指符号编织而成的“文本”。那么，这种视觉性空间“文本”能被人们“阅读”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

往往被“误读”，因为社会空间会说谎。比如，纪念碑常常表达一种清楚的信息，它说出了它想说的东

西。然而它也隐藏了很多内容：政治的、军事的，甚至是法西斯的。在象征符号之下，纪念碑隐藏着

权力控制和权力独裁的内容，虽然从表面上宣称自己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和愿望。

其次，空间表述———所指。列斐伏尔把空间表述称为“构想的空间”，亦即所谓理论家、规划者、城

市学家以及政府官僚等用空间符号编纂、构想出来的概念化空间。构想的空间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

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或者设计相连，这种秩序通过控制知识、符号得以确立：它控制解码空间的手段进而

控制空间知识的生产。从符号学角度看，如果说感知空间是社会空间这个符号的能指，那么构想的空间

则是它的指涉对象，即符号的概念、所指。所指以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符号在场掩盖着主导意识形

态权力控制的“缺场”。构想的空间是关于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思维观念的首要空间，是符

号学家或译码员的空间，是一些艺术家和诗人纯创造性想象的空间”。⑤ 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空间的话

语，它只有介入社会空间生产，才能获得连续性并以文本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历史谎言和虚假意识形态。

宗教作为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就使用了大量的空间名称、符号，它们共同构成宗教文本的意指。“如果

宗教中没有场所的名称和符号，比如教堂、忏悔室、圣殿、圣坛等，那么宗教还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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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书写是能指，“牡丹”的概念是所指，“牡丹”象征着“富贵”或者“吉祥”是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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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那么礼拜还有意义吗？”①然而，随着文字的发明、印刷术出现以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象征退化为

符号，再堕落为信号。由此，列斐伏尔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指与客观的指称物无关，完全是一种

独立于客观事物之外的绝对形式。② 所指就是脱离具体空间形态的概念、词语、符号。诚然，语言符号

是人们理解现实的重要工具。如果语言不被用来理解现实，而是理解语言自身，它就是元语言。元语言

被认为是现实的最高本质，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能控制其他语言符号的语言。符号学家利用元语言编

纂、构想的知识就是绝对知识。它是一个充满权力控制、胡言乱语的精神空间。为此，歌德说：“我从不

认为语言会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③

最后，表述空间———意指。表述空间是社会空间这个符号的意指、意义，是解释者对符号的解释

引发的思想。表述空间又可称为“生活空间”，即人们居住和使用的日常生活空间。“表述空间包含

着复杂的符号体系，有时经过编码，有时没有。它们与社会生活的神秘的或者底层的一面相连，也与

艺术相连。”④这里，列斐伏尔的意图很明显：一是想强调表述空间的艺术、美学意指；二是刻意保留

表述空间的部分不可知性、神秘性意指；三是突出表述空间的实践意义。表述空间是空间三元辩证

法的第三项，不是前两项（空间实践、空间表述）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亦此亦彼”的辩证综合：它既

有非词语符号，也有词语符号；既是感知的，又是构想的。在表述空间中，口头语替代元语言成为主

要语言，它是未经编码的非词语符号，是一种集体的诗性作品。人们用口头语尽情表达自身的情感，

而不是成为符号统治的奴隶，因此口头语具有生存论意指，指谓语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的本真的精神

家园。人们还以时间为节奏，创造出优美的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将音乐变成流动的建筑，把

建筑变成凝固的音乐，从而赋予日常生活空间以美学意指，指谓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表述

空间中也有经过编码的语言符号，但是它们多数并未与指称物脱离，并且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比如，汉语的“田”字。列斐伏尔说：“当我观察这个字符的时候，如果我尝试解译我所看到的，我就会

说它是一块稻田的鸟瞰图。稻田之间的边界线不是石墙或者带刺的铁丝篱笆，而是与稻田连为一体

的沟渠。当我思考这个字符、这块稻田的时候，我似乎变成了一只翱翔在稻田的正上空、在最佳位置

俯视稻田的鸟儿。”⑤表述空间的符号体系与社会生活的神秘一面相连，是因为它的符号主要是非词

语的象征符号，人们只能用其对社会空间进行描述、想象，而不能构想和思。“构想和思”是元语言功

能，它是工具理性、“透明幻象”，能完全破解事物的本质、规律，最终导致生产主义泛滥和自然环境被

严重破坏。海德格尔深刻反思了工具理性、科学主义，设想了一个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和谐相处

的日常生活空间。其中的“神”意指人们对自然界要长期保持一种神秘感、敬畏感，而不是将其完全

破解、参透，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列斐伏尔批评了海德格尔看重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观念，也借鉴

了他关于神的思想，认为寺庙、教堂是表述空间不可或缺的风景、标志。“表述空间是有生命的：它会

说话。它拥有一个富有感情的核心或者说中心：自我、床、卧室、寓所、房屋；或者，广场、教堂、墓

地。”⑥同时，表述空间也与社会生活的底层相连，因为它是贫民窟里的穷人、非法偷渡者、失地农民

等社会草根阶层为争取空间公平、正义而斗争的场所。在列斐伏尔看来，表述空间的实践意义要比

象征意义更重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革命性最强，他们公然反对空间控制、空间暴力，将边缘空

间变成斗争场所。革命斗争不仅凭借反抗、抗议等政治革命，还要重新生产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

列斐伏尔认为边缘地带，包括种族隔离区、犹太人居住区、西班牙语居民区、印第安人保留地、偷渡者

居地、避难所等，是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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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空间的身体理论

列斐伏尔的“空间建筑学”把身体作为出发点，“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不管它是如何将身

体变形，以致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是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①这里的“身

体”是超越主、客二元分立的、活生生的人体。当然，动物和植物也都有“身体”，并用“身体”生产自

己的空间，比如：蜘蛛以自己的身体为起点、方向、坐标，利用体内储存的能量吐丝织网，制造出自己

的生存空间。不过，动植物所生产的空间是无机的、冷漠的和没有情感的自然空间。

人的身体与动植物的“身体”不同，它是“双面的机器”：一面是物质性能量，即体内存储了从自然界摄

取的营养物质；另一面是精神性的“爱欲”，即身体中永远流淌着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欲望和激情，“性

器官是人体巨大能量的汇集处”②。从尼采的权力意志角度看，身体的物质性能量可以比作“日神”，而非

理性的“爱欲”则比作“酒神”，换而言之，身体的一面是造型艺术，另一面是音乐、舞蹈等动感艺术。受笛卡

尔的“动物是机器”，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的论断启发，列斐伏尔把身体当作空间生产的“机器”。不过，

笛卡尔、拉美特利的“机器”是机械的、僵化的，而身体则是生产性的、激情的、能动的机器，它是一种巨大的

社会生产力，它生产了社会空间、物质资料以及人类历史。身体生产的动力，源于浪费掉体内剩余能量的需

要和释放内心深处欲望的冲动。欲望的宣泄就是酒神精神，它代表音乐、舞蹈、戏剧、诗歌等艺术形式，也体

现着破坏、疯狂和本能。因此，未被异化的、原初状态的身体所生产的社会空间有时体现着自我毁灭、“死亡

本能”，有时则体现着人内心本性的自发美学冲动：“古希腊的农村有自己的节日，并按照自己的日历来安

排节庆。在那里，扑入我们眼帘的是古代世界黄金时代的美妙景象！每个人都是公社的一分子，每个村庄

都是一个共同体。读这些文字你应该回到尼采笔下的古希腊社会，即回到那个酒神精神澎湃汹涌、激情奔

放的狂热世界，每个人在狂欢的节日里尽情地欢歌狂舞。”③

身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了厄运，它承受着政治权力、知识权力的控制，处于异化状态。后资本

主义社会统治的重心不再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操纵，而是对身体、欲望的控制，即通过符号、视觉图像

等对身体深处的冲动、欲望的殖民。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力图把一切存在物均质化，把日常生活空间

变得千篇一律、单调无奇、风格消失、意义零度化，也使身体的自然节奏被单调的、重复性的机械节奏

所替代。在列斐伏尔看来，“活的身体就是由各种节奏组成，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都有

自己的节奏。”④节奏是空间中的时间间隔，自然节奏、生理节奏具有美感、音乐感，是旋律、和谐和节

奏的统一。而在抽象空间中，绵延的、异质的生命时间异化为同质的空间，变成了可测量的、均质化

的钟表时间。身体的自然节奏、生理节奏被人为控制，如睡眠、起床、用餐、排泄等活动都要服从时间

表。这样，身体的生物节奏、“生物钟”被打乱，产生了诸多严重摧残、危害身体的心理和生理疾病。

在抽象空间的符号、图像的“幕布”、“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掩盖的是权力和暴力，暴力内在于抽象空

间及其使用之中，“到处弥漫着恐怖，暗藏着暴力，四面八方都充斥和施加着压力，任何成员都不能幸免。”⑤

在这里，暴力伪装成劝说，压制伪装成自由，理性被说成非理性。抽象空间是由符号、知识、权力构成的一个

恐怖空间，它隐秘地规训着每位成员，而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恐怖空间发展到

一定限度，“造反的身体”就会促使其爆炸、灭亡。“在空间与权力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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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它拒斥剥夺、毁灭它的关系的再生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这

个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的东西吗？但是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具有反抗性的吗？”①

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精英等“造反身体”的联合革命行动，才能生产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阻止抽象

空间蔓延全球和均质化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私有财产及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支配结束，消除

了异化产生的物质前提。摆脱异化状态的、自由自觉的身体，通过“诗意生产”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的空

间”、“艺术品空间”。人们把抽象空间的符号用激情洋溢的口头语言、诗性语言替换掉；将所有扭曲身体的

理性知识、形而上学话语等都变为诗歌、音乐、舞蹈和戏剧等诗性知识，即“真正的知识”②。音乐的美感源

于其包含的差异和对立：如音量的高低、节拍的强弱、节奏的松紧等。因此模仿音乐的样式生产的日常生活

空间，绝不是可以重复和互换的产品，而是包含诸多差异和对立的艺术品，即“凝固的音乐”。

通过艺术创作，人们将道路、广场、绿地、住处、办公室等空间形式都变成艺术品。然而人类最主要

的艺术作品却是数千年来创造的城市和风景，“这样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人权———创造者们的权利

不在于所有权，而在于对它们的审美享受。”③艺术品空间的美感不仅在于生活环境的诗化，也在于它是

一种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它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生活空间，由形形色色的“陌生身体”、“素昧平生者”组

成。它废除种族隔离，“必须为个人和集体的聚会提供时间与地点，让来自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职业

和生活方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④由于诗歌、音乐、舞蹈、戏剧带有喜庆色彩，因此模仿艺术形式生产的

社会空间必然是一种节庆、狂欢空间，“都市社会包含着这种趋势，即走向节日复活的趋势。但荒谬的

是，这种复活将导致体验价值的复活，空间与时间体验的复活，并且这种价值将优先于商业价值。”⑤在

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每个人将会重新发现自然的天性，都能用艺术家的眼光体察到这个世界的

美，用画家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世界。在这里，人类将重新找回农业社

会或古希腊社会节日喜庆的快乐感觉与欢乐场面，身体的全部能量、热情和想象将会得到空前的释放与

宣泄，“身体的感觉，比如说话、声音、嗅觉、听觉、性冲动等都完全获得解放。”⑥最终，列斐伏尔把身体的

感觉解放作为身体空间理论的归宿。他自负地认为，与他的身体空间理论一样，尼采的“超人”和青年马

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落脚点都是人的感觉的解放。因此，身体空间理论、“超人”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

殊途同归，“人类的革命之路与超人的英雄之旅，在空间的叉路口相遇。”⑦

四、社会空间理论的意义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然而在现代性历史中，时间以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在社

会批判理论中掌握着话语权，而空间却在许多现代理论家那里遭到漠视。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韦伯、涂

尔干与马歇尔等人都不自觉地赋予时间与历史相对于空间与地理的优先权，时间成了现代性的唯一尺度。

福柯说：“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

生命力的、辩证的。”⑧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维度缺失，折断了它的地理学想象之翼，严重削弱了其批判力

度；本质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１９７４年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开启了社会批判

理论的新方向，即地理学转向，把空间维度带回社会批判理论，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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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分别从经济学、哲学和文学领域全面展开：一是

经济学上的后福特主义。从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晚

期资本主义凭借战争、新殖民主义等手段不断占领新市场，拓展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逐步实现了生

产模式由“福特式”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这是由以时间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向突出空间维度的“灵

活积累”模式转变。大卫·哈维认为这一转变带来了当代西方社会“骚动的、不稳定的和短暂的特

质”①。美国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认为，这是紧随战后持续性经济繁荣结束之后产生

的最新一轮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可见，所谓后福特主义转向，实质上是从空间角度

对西方社会现实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是哲学上的后历史决定论。它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当代

思想或哲学观念语境的空间化，它植根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

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革命，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② 后历史

决定论力求重新思考和回答“空间是什么”这个问题，试图从本体论角度挑战历史决定论，寻求空间、

时间、存在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凸显空间在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三是文学领域的后现

代主义。爱德华·索亚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西方当代现实语境的思考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空间

化，它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以及对现代性意义的重新界定，是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文化。

可见，后现代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当代文学、文化领域的空间化转向。

大卫·哈维是后福特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在《资本城市化》一书中指出，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必然趋势，且表现为：商品相对过剩，利润率下降，失业人数增多，部分工厂停业，资本闲置。如果把资

本从生产领域切换到城市空间建筑领域（比如道路、码头、工厂、学校、医院、商店等），并以此为手段吸收

过剩资本和闲置劳动力，就能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卫·哈维说：“我去过的每个城市不过是吸

收剩余资本的巨大建筑场所而已。”③其实，这种投资切换不能完全阻止经济危机。因为空间生产也遵

循报酬递减规律，即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利润率就会大幅下降。大规模投资城市空间建设最终会形成房

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这种投资切换实际上是“城市化金融危机的前兆”。布来特教授认为，

中国的资本当前已经基本完成切换，欣欣向荣的房地产业预示着中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起始阶段。④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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